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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考察①

———以《海国图志》为例

李运富，牛振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大量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经考察，《海国图志》卷三十七至卷六十九欧美主要国家
的国名译词歧异严重，反映了当时国名译词的基本情况。国名译词歧异的成因主要在于不同的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

式，或者同是音译而源语词不同，同是意译而取义理据不同，也有音译者对同一源语词的语音感知不同而译音不同的。

面对歧异，当时学者采用文中加注的方法沟通说明，虽有利于读者理解，但治标难治本。歧异的国名译词可以通过汉化

和优化，逐渐走向规范而最终融入汉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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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编译书刊向国
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及东南

亚传教过程中也出版不少中文世界史地书刊，客

观上推动了世界地理知识在华传播的速度。这些

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中文书刊中各个国家的国名

译词不一，书写形式歧异，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重

要材料。《海国图志》可以作为考察选材的代表。

《海国图志》，清末魏源编著，是近代中国第

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该书以林则

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①为蓝本，初刻于道光壬

寅年（１８４２）。之后，魏源不断搜集材料、增扩书
作，先后刊印了６０卷本（１８４７）和百卷本（１８５２）。
至百卷本，该书广征博引近百种中文史地书刊②，

堪称齐备。本文选取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陈善圻重
刊百卷本为研究文本，参考道光己酉年（１８４９）古
微堂重刊６０卷本。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卷三十七
至卷六十九作穷尽性考察。这一范围内，魏源辑

引中文史地书刊３２种以上，其中涉及欧美主要国
家国名译词的书刊２３种，具列如表１。

这２３种书刊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分布
特征：明末清初是世界地理知识真正进入中国的

开端，相关书刊数量较少，表１只列出２种；清中
叶前期相关的中文史地书刊数量增长缓慢，表 １
列了４种；鸦片战争前后（１８２０～１８４８）相关书刊
出现爆发式增长，表 １列有 １７种，约占总数的
７４％。相关中文史地书刊数量的变化基本反映了
世界地理知识进入中国的进程，启发我们把鸦片

战争前后国名译词当作研究重点，而把之前的文

献资料当作研究中的参照对象。《海国图志》辑

引的鸦片战争前后书刊及魏源自撰文字中涉及国

家近５０个③，我们选取原书标题提及的 ２９个国
家作为测查对象：奥地利、比利时、波兰、丹麦、德

国、俄罗斯、法国、荷兰、挪威、普鲁士、葡萄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英国、美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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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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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秘鲁、玻利维

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乌拉圭、智利①。这些国

家的国名译词都不止一个，书写形式歧异，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名译词

问题，同一名称（音同或只有声调不同的音近）的

书写形式（用字）问题将在《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

词用字考察》一文中作专题讨论。

表１　《海国图志》辑引书刊简表

历史分期 著作／期刊　　　 出版、发行时间　　　　

明末清初

清中叶

职方外纪 １６２３
异域录 １７２３

明史 １７３９
澳门纪略 １７５１
海岛逸志 １７９１
皇清四裔考 乾隆年间

海录 １８２０
记英吉利 １８３２
英吉利国夷情纪略 １８３４
每月统纪传 １８３３～１８３８
万国地理全图集 １８３８
美理哥国志略 １８３８

晚清

澳门新闻纸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四洲志 １８４０
贸易通志 １８４０
英吉利小记 １８４１
国朝俄罗斯盟聘记 １８４２
英吉利地图说 １８４２
《台湾进呈英夷图》说疏 １８４２
地理备考 １８４５
外国史略 １８４７
地球图说 １８４８
瀛环志略 １８４８

一　《海国图志》国名译词概貌
《海国图志》中２９国的国名译词具列如表２。
表中信息反映了如下事实。

（一）每个国家至少有两个国名译词

表２中，２２国的国名译词在 ５个以上（含 ５
个），约占总数的 ７６％；葡萄牙的国名译词最多，
为１４个；英美等 １２国的国名译词在 １０个以上
（含１０个）。这些国家的国名译词最为复杂，其
地域分别位于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没有明显的

地理分布特征。乌拉圭和智利的国名译词最少，

只有两个国名译词，都位于南美洲；同处于南美洲

的巴拉圭、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

马拉等国的国名译词也只有 ４～６个。我们认为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反映了当时的中外交往

历史事实，这些南美洲国家当时和中国交往有限，

不如英法美俄等大国的国名使用频率高，因此国

名译词比较少。

（二）每个国家都有音译国名

从表２还可以看出，每个国家都有音译国名，
少则两个，如乌拉圭、智利和荷兰；多则十几个，如

挪威、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这种现象的形成与

当时所处的汉语外来词特殊发展时期有关。鸦片

战争前后，新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外来词数量多、

涉及范围广，包括大量的外来术语和专有名词。

外来术语和专有名词的涌入使一些国人知识体系

中不存在的概念和概念系统逐渐建立，与原有的

概念体系交融、重组，奠定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

基础。由于国人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与外来

术语和专有名词相对应的概念，如何翻译这些名

词就成为一个难题。采用意译的方式翻译需要寻

找合适的命名理据，难度可想而知；采用音译的方

式翻译，虽然为汉语词汇系统增添了大量外来异

质成分，但操作简便，只需要借用固有汉字记录源

语词的读音即可创制出译名。故音译成为中外译

者选择的主要翻译方式，音译国名的数量自然

就多。

（三）国名音兼意译或意译者较少

表２中，比利时、波兰、德国、挪威、土耳其和
乌拉圭等１２国只有音译国名，奥地利、普鲁士、西
班牙、意大利和玻利维亚没有音兼意译国名，俄罗

斯、法国、瑞士、墨西哥没有意译国名，表明音兼意

译国名和意译国名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而且，

每个国家的音兼意译国名和意译国名数量比较

少，多为１个，其书写形式也多为１个。我们认为
主要是这些译名使用频率低，使用范围有限所致；

当然，译名的表意性使其记录字符和译名本身建

立了牢固的表达关系，致使译者或使用者无法随

意更换记录字符，书写形式自然较为单一。

但不管数量多少，音兼意译国名和意译国名

的出现，必然增加相关国家的国名译词及其书写

形式数量，使当时的国名译词更为复杂。

《海国图志》中欧美主要国家国名译词不一

的情况，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的基本

特点。

９２１
①先按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地理分布排列，同处一洲的国家根据现行译名按照音序排列。表２中的国家排序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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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海国图志》２９国国名译词表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①

奥地利

音译
?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

Ａｕｓｔｒｉａ

阿士氐拉

奥大利亚

奥大里加

奥地利（ 地利）

奥地里加（奥地利加、 地里加）

奥地里亚（奥地利亚、 地利亚、 地理亚）

奥斯的里

奥斯的里亚

奥斯的亚

欧色特里（欧色特厘、欧塞特里）

欧塞特里阿

意译
东国

双鹰（国）

比利时 音译 Ｂｅｌｇｉｕｍ

北尔日加

北尔诸恒

北义

比勒治

比利闰

比利时

伯利诸恒

弥尔尼壬

密尔闰

惟理仪

波兰 音译
Ｐｏｌｏｎｉａ

波罗尼（伯罗尼）

波罗尼亚（波罗泥亚）

Ｐｏｌａｎｄ 波兰（陂兰）

丹麦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Ｄａｎｍａｒｋ

丹麻尔

"

麦

丁
#

觡马

吝因

领墨

Ｄａｎéｓ
大尼（大呢）

埭尼

Ｄｉｎａｍａｒｃａ
低纳马尔加

盈黎马
$

加賨

Ｄａｎｍａｒｋ 觡国（琏国、賨国、连国）

%

旗（国）

德国 音译

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阿理曼（阿里曼）

亚里曼（亚利曼）

Ｇｅｒｍａｎｉａ
尔马尼亚

热尔玛尼

热尔马尼亚

０３１

①同一国家的不同国名译词按音序排列，如读音相同则按笔画数排列。同一国名译词的不同书写形式，除代表性书写形式外均放在

其后括号内，按笔画数排列。为免繁简转化造成名实错乱，文中译名和引文保留繁体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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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德国 音译

日耳曼（日尔曼）

日耳曼尼

亚尔弥亚

亚勒马尼（亚勒玛尼）

亚墨尼

者尔麻尼

Ｇｅｒｍａｎｙ
耶麻尼（耶玛尼）

乍密

Германия 雅尔马尼牙

俄罗斯
音译

音兼意译

Ｏｒｕｓ①

阿罗思

俄罗斯（厄罗斯、哦罗斯、
&

罗斯、鄂罗斯）

罗
'

罗车

罗沙

Ｍｏｓｃｏｖｉａ
莫哥斯未

莫哥斯未亚

Ｏｒｕｓ
&

国

法国

音译

音兼意译

Ｆｒａｎｃｅ

勃兰西

法兰西

法郎西

佛浪斯

佛兰西

佛郎西（佛朗西）

弗兰西

和兰西

Ｇａｌｌｉａ 牙里亚

Франция 付兰楚斯

Ｆｒａｎｃｅ
法国

佛国

荷兰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Ｈｏｌｌａｎｄ 荷兰（和兰、贺兰）

Галандия 贺兰斯苛

Ｈｏｌｌａｎｄ 荷国

红毛番

红夷

挪威 音译 Ｎｏｒｗａｙ

那尔威

那威

挪尔围

诺威

１３１

①冯承钧为《马可波罗行纪》作注称：俄罗斯原称Ｒｏｓ或Ｒｕｓ，《元史》译名曰斡罗思、曰兀鲁思、曰阿罗思。（第４３４页）在其《西域地
名》一书中，冯承钧将《元史》译名的外源语词表述为Ｒｕｓｓｅｓ（第２７４页），是为一说。朱杰勤在《元史地理志西北地名考释》中认为阿罗思
是蒙古语Ｏｒｕｓ的对音。照那斯图、薛磊著《元国书官印汇释 》一书中解释，蒙古语Ｏｒｕｓ的俄语词根是Ｒｕｓ，蒙古语中辅音ｒ不能居于词
首，故前加相应元音ｏ，“斡罗思”（俄罗斯）这种译音的依据也可能就是蒙古语。（第１０５－１０６页）分析较为详细，比较可信，故本文采用
后说。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续表２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挪威 音译 Ｎｏｒｖｅｇｉａ

那耳瓦

那耳威社

那委阿

诺尔勿惹

诺而勿惹亚（诺尔勿惹亚）

诺而勿亚

诺鲁威

诺鲁威亚

诺勿惹

普鲁士

音译

意译

Ｐｒｕｓｓｉａ

波路斯

波路西

波路西亚

布鲁西

布鲁西亚

布罗西

埔鲁郟（捕鲁郟）

破路斯（陂路斯、陂鲁斯、破鲁斯）

普鲁上

普鲁社

普鲁士

带辇

单鹰（国）

葡萄牙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博都尔噶亚

伯尔都加里

博尔都噶

博尔都噶尔亚

波尔都瓦

博尔托噶里牙

布度基

布路亚（布路牙）

布路亚士

葡萄牙（葡萄亚、葡萄雅）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葡国

葡萄地

葡萄国

大西洋（国）

瑞典 音译

Ｓｖｅｒｉｇｅ
雪而际亚

雪际

雪际亚

Ｓｗｅｄｅｎ

瑞典

瑞丁

瑞兰

苏以天

绥林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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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瑞典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Ｓｕｅｃｏ 绥亦古

Ｓｕｅｃｉａ
瑞西

瑞西亚

Ｓｗｅｄｅｎ／Ｓｕｅｃｉａ 瑞国

蓝旗

瑞士
音译

音兼意译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瑞士

瑞子

束色 ①

苏益萨

绥沙兰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瑞国

土耳其 音译
Ｔüｒｋｉｙｅ／
Ｔｕｒｋｅｙ

都耳基

都鲁机

土耳基亚

土耳基（土耳几、土尔基、土尔几、土尔叽）

土耳其（土尔其）

图里雅

土鲁机

西班牙

音译

意译

Ｅｓｐａａ

西班牙（西班亚、西班雅）

倚西把尼

以西把尼亚（伊西巴尼亚、伊西巴泥亚、依西把尼亚）

意细班尼惹

Ｓｐａｉｎ 斯扁

肆班斯苛②

大
(

宋

大西洋（国）［也可指葡萄牙，同名异实］

(

宋

希腊 音译

Ｅｌｌáｓ 希腊

Ｇｒａｅｃｉａ

厄勒祭

厄肋西亚

厄勒祭亚（额勒济亚）

额力西

意大利
音译

意译

Ｉｔａｌｉａ／
Ｉｔａｌｙ

意大里（以大利、以大里、伊大里、伊大理、伊达里、意大理、依达

里）

意大里亚（意大利亚、意达里亚）

以他里

Ｒｏｍａ
罗马（罗玛）

那马

Ｒｏｍｅ
罗委

罗汶

Италия 宜大里牙

教宗国

３３１

①

②

原文为“?色 ”，据源语词和汉字形体演变规律校改。

《异域录》国名译词，满文作ｓｙｂａｎｓｋｉ，当为图里琛根据俄语所译，源语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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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英国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Ａｎｇｌｉａ／Ｅｎｇｌｉａ
谙厄利

谙厄利亚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及列的不列　①

Ｅｎｇｌｉｓｈ

膺吃黎

英圭黎

英吉利（英机黎）

膺乞黎

Ｅｎｇｌａｎｄ
英伦

英伦的

Ｌｏｎｄｏｎ 兰顿

Ｅｎｇｌｉｓｈ 英国

红毛番

美国

音译

音兼意译

意译

Ａｍｅｒｉｃａ

美理哥（美利哥、美里哥）

米利加

米利坚（弥利坚）

咩里千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育奈士迭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北亚米利加兼摄列邦

美理哥兼摄邦国

合
)

国

花旗（国）

兼摄邦国

联邦国

墨西哥
音译

音兼意译

Ｍｅｘｉｃｏ

麦西哥

美诗哥

墨是哥

墨是可

墨西哥（墨息哥）

墨西果

墨西科（墨西可、默西可）

墨西西科

审斯果

Ｍｅｘｉｃｏ 麦国

阿根廷 音译

Ｌａｐｌａｔａ

孛腊达

拉巴拉答

拉巴拉他

拉巴他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阿尔仁的纳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Ｒíｏｄｅ
ＬａＰｌａｔａ

由乃的朴拉文士士

４３１
①节译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下文“由乃的朴拉文士士”同为节译而来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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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现行译名 翻译方式 音译名源语词 不同译名

阿根廷
音兼意译

意译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Ｒíｏｄｅ
ＬａＰｌａｔａ

巴拉大河

巴拉大河花旗国

银国

巴拉圭 音译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

巴拉乖

巴拉圭

巴拉危涯

巴拉
*

爱

巴西 音译 Ｂｒａｓｉｌ

巴西（巴悉）

巴拉西利

被西

伯西尔

秘鲁 音译 Ｐｅｒú

北卢（北路）

秘鲁（比鲁、庀鲁、庇鲁、毕卢、皉鲁）

孛露（孛路）

伯路

玻利维亚

音译

意译

Ｂｏｌｉｖｉａ

玻利非亚（波利非亚）

波里维

波里维亚

破利威

高北卢

高伯路

哥伦比亚 音译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果揽弥阿

哥伦比亚

可仑巴

可伦比

可仑比亚

金加西腊国①

危地马拉 音译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瓜的马拉

跨的马刺

危地马拉

危亚地马拉

乌拉圭 音译 Ｕｒｕｇｕａｙ
乌拉乖

乌路危

智利 音译 Ｃｈｉｌｅ
济利

智利（治理、治利、治里、智理、芝利）

　　二　《海国图志》国名译词歧异的成因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不一现象，主要由译

者的翻译活动造成，包括译者采用的翻译方式不

同，音译所据的源语词不同，音译者的音感不同，

意译的理据不同等情况。

（一）译者采用的翻译方式不同

译者可以采用的翻译方式有音译、意译或音

兼意译三种，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采用不同的翻

译方式把源语词译为汉语词，必然导致同一个国

名产生多个中文译词。如美国有１１个国名译词，
分别为音译、意译、音兼意译的结果。其音译国名

为美理哥、米利坚、米利加、咩里千、育奈士迭，意

译国名为合
)

国、花旗（国）、兼摄邦国、联邦国，

音兼意译国名为北亚米利加兼摄列邦、美理哥兼

摄邦国。表２中比利时、波兰、德国、挪威、土耳其
和乌拉圭等 １２国只有音译国名；其他国家的国

５３１
①因翻译方法和命名依据不明，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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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译者都采用两种或三种方式翻译，故它们至少

有两个国名译词。

除了音译、意译、音兼意译这种大的翻译方式

的差异外，单是音译，也可以采用全译、节译、增译

等不同的音译形式。对同一个源语词，一旦使用

不同的音译形式，就会译出不同的名称。全译属

正常情况，节译和增译必然对应全译，所以下面只

列节译和
+

译两项。

１．使用节译的音译形式
《海国图志》中普鲁士（Ｐｒｕｓｓｉａ）的译名有布

鲁西亚、波路西亚、布鲁西、波路西四个，前两个译

名是全音译的结果，后两个译名很明显是节译的

结果。类似的例子还有：波兰（Ｐｏｌｏｎｉａ）的译名有
波罗尼亚、波罗尼两个，玻利维亚（Ｂｏｌｉｖｉａ）的译名
有波里维亚、波里维两个，都是由于分别采用全译

和节译而出现的不同译名。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七十九中说：“（佛南

国）或即佛兰西，因夷语西字是尾音，以致传写

不一。”①这句话揭示了不同译者对源语词 Ｆｒａｎｃｅ
的翻译或全译，或省略尾音不译，结果 Ｆｒａｎｃｅ的
音译名就出现了“佛南”“佛兰西”的不同。“尾

音”也叫“余声”，魏源在《海国图志》卷四十三有

更明确的解释：“意大里亚国，一作伊达里，一作

以他里。”魏源加注：“凡地名未（当为‘末’，笔者

注）亚字、阿字，皆其馀声，可有可无。故意大里

亚，一作伊达里。又如班那里阿，一作寒牙里；谙

厄利亚即英吉利；印第亚即印度。又如欧塞特里

阿，一作欧塞特里。故知尾声皆可省。”②“凡”字

说明魏源对音译名节译问题有规律性的认识，他

从国名译词末字为“亚”为“阿”可以在音译时节

略的普遍现象，得出了“尾声皆可省”的结论。

其实，在音译时不止尾音或余声可以节略，首

音和中间的音也可节略。如阿根廷（Ｌａｐｌａｔａ）的
译名有孛腊达、拉巴他两个，孛腊达是对译源语词

后两个音节ｐｌａｔａ的结果，音译时节略了源语词的
首音节；拉巴他是节译 Ｌａｐｌａｔａ第二个音节中音
素ｌ的结果，因为汉语通用语中没有复辅音，所以
源语词的第二个音节 ｐｌａ由“巴”来对译，通过节
略音素ｌ形成汉语中存在的音节 ｐａ，使源语词的
音节适应汉语的音节结构，从而找到相应的汉字

来记录。

２．使用增译的音译形式
对同一个源语词，译者使用全译的形式翻译

是为了取得读音的相似；使用节译的形式翻译是

为了缩短词形，趋向双音化；其实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也会使用增译的形式。如上文所举阿根廷

（Ｌａｐｌａｔａ）有译名作拉巴拉他，显然“巴拉”对译
源语词 Ｌａｐｌａｔａ第二个音节 ｐｌａ。因为汉语通用
语中没有复辅音，所以源语词第二个音节 ｐｌａ中
的音素ｐ增译为音节 ｐａ，使源语词的音节 ｐｌａ变
作两个音节ｐａｌａ，从而适应汉语的音节结构，以便
在汉字系统中找到合适的字符来记录。由于使用

了增译的音译形式，阿根廷（Ｌａｐｌａｔａ）就有了“拉
巴拉他”这个译名，与上文所述孛腊达、拉巴他两

个词形累计就达到了三个之多。

林则徐组织编写的报刊《澳门杂录》中对这

种增译现象有所认识：“华人视外夷国地人名，多

嫌其俚，不知试以外夷转翻中土对音之字，亦犹是

也。……其间有对音者，有不对音者，总之以?国

之音翻本国之字，欲其雅驯，必须如《汉书》《唐

书》《西域传》之稍加润饰乃可。”③编者显然已经

看到了汉外语音的差异，且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肯

定增译作为一种音译形式的必要性，揭示增译能

够达到译名“雅驯”的功能，可见其对汉语外来词

的翻译确有深入思考。

增译可以润饰译名，使音译国名更为雅致，但

增译也是导致国名译词歧异的重要因素。

（二）音译所据的源语词不同

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使译者都采用音

译的翻译方式，但依据的源语词不同，也会导致出

现多个译名。如美国的两个音译国名弥利坚和育

奈士迭，前者的源语词是英语词 Ａｍｅｒｉｃａ，后者的
源语词是英语词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依据的源语词
不同，则音译国名不同。表２中音译国名在１０个
以上的１０个国家中，英国的音译国名为谙厄利、
谙厄利亚、及列的不列、兰顿、膺吃黎、英圭黎、膺

乞黎、英吉利、英伦、英伦的，源语词分别为

Ａｎｇｌｉａ／Ｅｎｇｌｉａ，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ｎｇｌａｎｄ。其
中兰顿是其首都 Ｌｏｎｄｏｎ的音译。把都城的名称
译为国名比较特殊，表２中意大利的国名据Ｒｏｍａ

６３１

①

②

③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９９０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１５７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３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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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罗马为大家所熟知。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

是典型的借代手法的运用，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

中还使用“北京”指代中国，用“华盛顿”指代美

国。但出于语言表达明确的需要，除了少数首都

名与国名相同的国家外，现在通行的国名译词中

已经没有借用首都名代指国家名的例子。

源语词有时属于转译，也容易造成异名。如

满清官员图理琛所作的《异域录》，记载了图理琛

出使外国的见闻。《异域录》有满汉两种版本，其

中中文版的国名译词明显受到满文版———满语的

影响。如法国（Ｆｒａｎｃｅ），《异域录》中文本译作
“付兰楚斯”，满文本译作ｆｕｒａｎｃｕｓ①，二者有明显
的语音对应关系。其中满文译词的音节“ｃｕ”对
应中文译词的“楚”，而其他同时期书刊中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的音译名多作佛兰西、佛郎西、法兰西，
都没有与“ｃｕ”音对应的音节。显然，图理琛的中
文译名是转译了他的母语满语的译词，也就是说，

“付兰楚斯”的源语词是转译的“ｆｕｒａｎｃｕｓ（满）”②

而不是“Ｆｒａｎｃｅ（英）”，因而出现了不同于其他音
译国名的新词形。《异域录》中的雅尔马尼牙、贺

兰斯苛、肆班斯苛等也属于这种情况。

（三）音译者的音感不同

汉语和译源语言是不同的语言，我们考察的

２９个国家国名译词的源语词分属拉丁语系和斯
拉夫语系，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和源语言

中都有特殊的音素或音素组合，使用者习用的发

音部位与发音方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不管译者

的母语是否为汉语，在将源语词译为汉语词的过

程中，语音感知差异会导致不同译者译出不同的

词形。如《海国图志》中比利时（Ｂｅｌｇｉｕｍ）的音译
名就有北尔日加、北尔诸恒、北义、比勒治、比利

闰、比利时、伯利诸恒、弥尔尼壬、密尔闰、惟理仪

等，差异很大，译者的语音感知差异对外来词翻译

的影响可见一斑。

魏源对此深有认识，他在《海国图志》卷四十

三辑引《明史》部分“波尔都瓦国”（Ｐｏｒｔｕｇａｌ）下

注释：“布路亚，译音之殊。”③更多的时候，他把这

种“译音之殊”具体解释为“转音”或“音转”，实

际上就是不同译者对同一源语词发音不同或听音

感知不同。如：

（１）卷三十八《皇清四裔考》：博尔
都噶国（……博都噶即布路亚三字转

音）……④

（２）卷四十八《职方外纪》：厄勒祭
（即额力西三字译音之转）……⑤

（３）卷六十《海
!

》：咩里千国……

（案，咩里千即弥利坚之音转……）⑥

这三条都是魏源在辑引他书的文中加注，沟

通辑引书刊中的不同译名，以“转音”“音转”之说

解释国名译词的不同。“转音”或“音转”，词序有

异而所指相同，都是指不同译者在音译时对源语

词的语音感知不同。

（四）意译的理据不同

意译的理据不同，也会增加同一国家国名译

词的数量。美国有合
)

国、花旗（国）、兼摄邦国、

联邦国等 ４个意译国名，其命名理据在《海国图
志》中有部分交代。《海国图志》卷六十所辑《万

国地理全图集》对译名花旗（国）、兼摄邦国的理

据表述为：“花旗国，一曰兼摄邦国，因船插星旗，

广东人谓之花旗。……於是花旗自立新国，不立

国王，公择元首，凡事会议而後行，四年後则退职；

又公择忠臣良士二位以
,

都城公会之官，供职六

年而退；设律例规矩，募勇征饷，与列郡邦结
,

唇

齿，缘此称曰兼摄邦国。”⑦花旗（国）、兼摄邦国显

然是译者根据不同理据创制的意译国家名。译名

合
)

国、联邦国的理据不见于测查的６０卷本和百
卷本，究其意与兼摄邦国大同小异，可能是魏源有

意省略不谈。

再如，表２中奥地利有双鹰（国）、东国两个
意译国名，前者的理据是：“其国商於广州互市，

插旗画双鹰，故华人以双鹰国名之。”⑧后者的理

据是：“宋真宗年间，日耳曼在东界
-

立君长，以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阿拉腾奥其尔：《清朝图理琛使团与〈异域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５２页。
本文在源语词后用括号标注其语种，下同。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１６９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０４２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２７９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６５６－１６５７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６５１－１６５３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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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各国，且称之曰东境界，由此东国之名起

焉。”①也是根据不同理据命名的结果。由此可

见，意译国名的成词理据很多时候并不依赖外源

词语本身，而是根据源语词指称的事物客体。

三　解决国名译词歧异的历史实践
国名译词歧异不利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接受与

传播，也不利于读者理解文本内容，当时学者采用

文中加注的方法加以沟通说明，这很难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国名译词逐渐实

现汉化和优化，才形成今天比较规范的国名译词

局面。其中的有些方法值得汲取和发扬。

（一）国名译词歧异的注释沟通

同一国家的国名译词不一，会给使用者带来

识记负担，影响世界地理知识的接受与传播，甚至

会造成交际障碍。鸦片战争前后国人还处于世界

地理知识启蒙期，国名译词歧异造成的负面影响

更为突出，就连《海国图志》的编著者魏源在书中

也难免将国名译词张冠李戴。据湖湘文库《海国

图志》的点校注释，魏源在卷三把“控葛尔汗”

［ＫｏｎｕｇａｒｉｋｅｔＳｖｅｒｉｇｅ（瑞典），瑞典］误作普鲁士，
把“莫尔大未亚”［Ｍｏｌｄａｖｉａ（英），摩尔多瓦］误作
奥地利别名，把“博厄美亚”（音译自 Ｂｏｈｅｍｉａ，指
波西米亚，在捷克西部）误作匈牙利②。魏源搜集

近百部史地著作，历时 ５年写成《海国图志》，占
有的资料之全，研究世界地理知识的造诣之深，在

当时罕有出其右者。魏源尚且难免犯错，更遑论

他人！

面对如此纷繁歧异的国名译词，为了尽量减

少误会，有些编著者尝试采用文中加注的方法来

提示读者注意异名同实现象。例如《海国图志》

卷五十二辑引《瀛环志略》部分保留了徐继畲在

“米利坚国”下的原注：“亚墨利加之转音，即花旗

国。”③徐注沟通了美国的两个音译国名米利坚和

亚墨利加，及其音译国名和意译国名花旗国的同

指关系，意在避免读者产生误解。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辑引近百部中文书刊，

且基本上保留了辑引书刊的原貌，这就不可避免

地要面对国名译词歧异的问题，他采用的解决办

法也是在文中加注。例如：

（１）卷五十六辑引《职方外纪》部分
“莫哥斯未亚”下注：“即鄂罗斯也。俞

正燮议此书不知有俄罗斯。岂知外域音

殊字
"

。……即本朝之书称鄂罗斯有曰

罗
#

者，有曰罗车国者，岂亦不知有俄罗

斯耶？”④

这条注释沟通了俄罗斯的音译国名莫斯哥未

亚和俄罗斯，前者源语词是Ｍｏｓｃｏｖｉａ，本指莫斯科
大公国；后者源语词是Ｏｒｕｓ。

（２）《海国图志》卷五十八标题“瑞
丁国那威国总记”下注：“瑞丁一作瑞

典，或作绥林，或作苏以天，或作雪际亚。

……皆音之转。”⑤

这条注释沟通了瑞典的不同音译国名瑞典、

绥林、苏以天和雪际亚。

（３）卷六十一“育奈士迭”下注：“育
奈士迭者，华言总理部落，非地名也。夷

图及《茂（当为贸，笔者注）易通志》谓之

兼摄邦国。又曰联邦国。其船旗方幅，

红白相间，右角
"

作一小方黑色，上以白

点绘北斗形，故名之曰花旗。”⑥

这条注释沟通了美国的音译国名育奈士迭及

其意译国名兼摄邦国、联邦国与花旗（国）。

（４）卷四十六辑引《海录》部分称奥
地利为“双鹰国”，后文叙述：“番舶来广

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

也。”魏源在其后加注：“双鹰旗，即
$

地

里亚国；单鹰旗，即普鲁社国。广东人以

其市舶旗所画呼之，非其本名也。”⑦

《海录》作者介绍了奥地利被意译为双鹰国

的理据是“番船白旗上画一鸟双头”。魏源的注

释，首先说明意译名双鹰国与音译名
.

地里亚同

为奥地利的国名译词；类似地，意译名单鹰（国）

与音译名普鲁社同为普鲁士的国名译词。其次将

双鹰国和单鹰（国）两个相关的国名译词放在一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２４１页。
魏源：《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６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３８２－１３８３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４９５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５６２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６５８页。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１８６８）重刊本，第１２３６－１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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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申明其译名理据相同，区别在于奥地利船舶上

旗帜的图案为双鹰，而普鲁士船舶上旗帜的图案

为单鹰。魏注还揭示了双鹰国与单鹰（国）是接

触外国人较多的广东人对这两个国家的称呼，并

非其本名。魏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意在帮助

读者理解文中提及的国名译词及其与相关国名译

词的联系。

（二）国名译词逐渐汉化和优化

魏源等编著者通过在文中加注的方式沟通不

同的国名译词，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把同一国

家的不同国名译词联系起来，试图解决国名译词

不一带来的麻烦，这在世界地理知识进入中国的

初期有重要意义，但治标不治本，不是长期有效的

办法。先创制诸多异名，然后用注释帮助读者沟

通异名，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创制这么多异名，或

者有了异名后想办法减少异名。前辈学者在使用

中不断探求减少国名译词歧异的途径，努力使国

名译词实现汉化和优化。

１．国名译词的汉化途径
《海国图志》辑引的书刊中有用“

&

”指称俄

罗斯，用“土”指称土耳其，用“瑞”指称瑞士的用

例，可以视为其对应译名
&

罗斯、土耳其、瑞士的

缩略形式。类似的情况还有“英、佛”“日、佛”

“荷、佛”连用，也是相应国名译词的缩略形式。

《海国图志》中还有
&

国、瑞国、英国、佛国、荷国

等译名，是音兼意译而成的国名译词。表面上看，

它们的出现增加了相关国家的国名译词；但实际

上它们已不是国名译词的初始状态，而是动态发

展的结果，反映了特定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对国名

译词子系统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国名译词子系

统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也就是音译成分的汉化

过程。

音译成分是汉语词汇系统中外来的异质成

分，因为它所依据的源语词跟汉语固有词存在明

显区别：（１）源语言与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语
音系统不尽相同，二者之间难免存在不对应的音

素或音素组合。而且源语词与汉语词书写形式的

最小自然单位也不能一一对应，源语词书写形式

的最小自然单位是字母，一个字母一般记录一个

音素；汉语词书写形式的最小自然单位是汉字，一

个汉字一般记录一个音节，记录两个以上音素。

故根据源语词的读音而译成的国名会出现大量新

的音节组合，与汉语原有的音节组合迥异。比如

&

罗斯、土耳其、瑞士这三个国名译词，在汉语固

有词的层面，很难见到类似的音节组合。（２）源
语词与汉语词的词形长度也存在差异，源语词的

词形长度多为两个以上音节；汉语词的词形长度

以单、双音节为主。音译国名的词形长度多为三

个以上音节，使用起来不符合汉语词汇的韵律要

求。（３）从汉字系统内部来看，音译国名书写形
式中的每个字都是借用，承担表音功能，没有表意

作用；汉语固有词书写形式中的汉字以本用为主，

承担表意功能，可以提示所记词的意义。汉语使

用者根据习惯从音译国名用字去推求音译国名的

意义，要么难以达到目的，要么得到误解。可见，

直接反映源语词的音译国名原形很多并不适合汉

语的表达习惯，要通过汉化才能成为容易掌握的

汉语词。

音译国名汉化的途径有二，一是将音译单位

语素化参与构词，一是采用意译的方式重新翻译。

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后音译国名汉化的途径大

都采用第一种。
&

罗斯、瑞士、英吉利、佛兰西、荷

兰等音译国名在语言运用中有了
&

、瑞、英、佛、荷

等缩略形式，这些缩略形式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

的半自由语素，它们不能够无条件地独立使用。

在《海国图志》中有少数
&

、瑞、土独立使用的例

子，但这种用法只是个别现象。究其原因，它们是

音译国名的缩略形式，承载原形词的词义；但这些

音节在记录音译国名之前记录汉语固有词，于是

就造成了同音异词现象，如果没有语境的限制容

易导致误解。所以在《海国图志》中可以看到

“英、佛诸国”“日、佛两国”“荷、佛两国”等用例，

作者用语境来过滤音译国名缩略形式的表词歧

义。如果将
&

、瑞、英、佛、荷等缩略形式转化为表

义语素，使其可以参与构词，例如跟汉语固有的构

词成分“国”构成新词
&

国、瑞国、英国、佛国、荷

国等，歧义就会消除。在这些构成的新词中，构词

成分
&

、瑞、英、佛、荷承载原形词的词义，构词成

分“国”作为义标，提示构成的词语属于国名，有

归类作用。可见
&

国等词与原来的音译国名并不

在同一个层次上，音译国名是国名译词进入汉语

词汇系统的初始形式，
&

国等词则是音译国名受

汉语词汇系统内部规律的影响，而作出适应性调

整的汉化结果。

２．国名译词的优化形式
双音化是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重要规律，但

音译国名多数为多音节词，双音化规律对其产生

制约作用，音译国名就以首音节缩略形式语素化，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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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与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单音节构词成分构成双

音节词，在音节构造与词语形式上更符合汉语词

汇系统内部规律的要求，更“像”汉语固有词。梁

晓虹等认为音译词这种语素化、参与构词的过程

是外来词规范化的表现①。实际上，这种现象是

音译国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受汉语词汇系统

内部规律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也就是优化

选择。调整后的新词显然比原有的音译词更符合

汉语词汇的特点，更容易被汉语使用者接受。因

此
&

国、英国、佛国三个优化词形能够沿用至今，

而相应的其他多音节词形大多被淘汰。后来还类

推出“美国、德国、非洲、欧洲、澳洲、美洲”等既语

素化又双音化的词形，说明这种优化形式生命力

旺盛。瑞国、荷国两个译名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

们采用的译名是瑞士、荷兰，这实际上也是“双音

化”优选规则在起作用，因为“瑞士”“荷兰”这两

个译名本身就符合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要求，加上

随着世界地理知识的普及，外来地理译名“名从

主人”原则渐成共识，最终瑞士、荷兰两个译名胜

出，成为通用译名。

结语

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的混乱状况在世界地

理知识进入中国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由于严重影

响识别和交际，也决定了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

在使用过程中，为了沟通同实异名，减少同实异

名，人们尝试各种方法，促使国名译词逐渐汉化、

优化和规范化，现在每个国家的国名译词常用的

大都只有一两个，正是国名译词长期发展演变后

顺应汉语词汇系统的结果。了解国名译词的历史

状况，汲取国名译词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新

形势下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语言文字交

往有积极意义，对其他外来词的历史溯源和系统

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ｍ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ｉｕｍＷａｒ：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ａｉｇｕｏｔｕｚｈｉ

ＬＩＹｕｎｆｕ＆ＮＩＵＺ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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